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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理論與課題論壇］ 
 

成長課與教育改革的整合 
 

陸方鈺儀 
香港教育學院 

 
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要項，而成長課則是學校輔導中全

方位輔導系統的重點。本文探討課程改革與學校輔導在香

港教育改革中的位置，以及它們與教育改革的關係。文章

首先討論教育改革和輔導的基本精神，然後討論課程改革

與成長課的關係及互相重疊之處，並建議一個融合以上系

統的理念架構。最後，本文提出在跨越界限（border 
crossing）時，教育工作者和輔導人員要留意的地方。 

 

 
香港近年積極推行教育改革，學者對改革背後原因有不同的看法。

其中一種看法認為，教育改革為香港培訓人才。Kennedy（2003）認為

教育改革的政治背景是要滿足知識型經濟的人力需求，以回應 21 世紀

知識為本的全球經濟環境。這可從董建華政府在回歸初期對教育投入大

量非經常性資源，以協助香港的知識型經濟轉型，保持香港國際大都會

的地位和提升香港在世界上的競爭能力（Tung, 1998a, 1998b；亦見 Law, 
2002）看到。為了適應現代人力資源的需求，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在《香港教育制度改革建議》中提出以「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為教育

改革的方向。建議書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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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大變動之中，每一個人都需要迎接新的挑戰。溝通、自學、

應變、合作、創新等能力，已是每個人在社會立足的必備條件。而品

格、胸襟、情操、視野和素養，又是個人進步、成功與傑出的重要因

素。（頁 25，段 3.11） 
 
建議書展示出將來社會在人才的需求上，能力與態度同樣重要。 
 
另一種看法是教育在於發展個人潛能，並培養公民素質。這可從教

育統籌委員會（2000）在《香港教育制度改革建議》裏提出的教育目標

中略見一斑：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都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

夠一生不斷自學、思考、探索、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群的

精神，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不斷努力，為國家和世

界的前途作出貢獻。（頁 27，段 4.1） 
 
這種將個人潛能的發揮（西方的觀念）混合於為社會、國家和世界

作出不斷的努力和承擔（中國的價值）的看法，在香港官方的教育文獻

中提及，尚屬第一次（Cheng, 1999）。這正反映了回歸後，政府認同香

港的中西文化需要結合。筆者認為，這亦可為輔導與德育的互為整合奠

下基礎。 
 
教育的功能，在於個人潛能的發展和公民素質的培養，抑或在於滿

足社會的經濟發展，兩者是相輔相成抑或互相違背，長久以來都爭議不

絕。在同一文件中同時出現兩種觀點，似乎假設了兩者能互相配合。但

到底能如何配合，卻又沒有清楚說明。本文希望提供一個整合兩者的理

念架構，以填補這方面的空隙。本文首先探討學校輔導在這次教育改革

中能作出的整合，然後深入討論課程改革和個人成長課（分別作為教育

改革和輔導改革的核心）如何重疊與配合，最後為教育工作者與輔導專

業同工提供一個更清晰的理念架構。 
 

 
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要項，而個人成長課（以下簡稱「成長課」）

則是全方位輔導系統的重點。本節將探討教育改革與學生輔導的基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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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並討論課程改革與成長課的相關與重疊之處。下節將就國際文獻與

本港推行的實況作介紹，最後建議一個以成長課為中心的理念架構，將

課程與輔導整合。 
 

 

如上文所述，教育的目的著重發展個人的潛能，使其有全面和具個

性的發展，並能立足以至貢獻社會。教育改革的大原則包括：學生為本、

講求質素、永不放棄（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5）。「學生為本」

是指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而非「科目」或「課程綱要」的具體改變。

故此，學習過程比內容更為重要，學生需要「學會學習」，並掌握一些

共通能力（如協作能力、溝通能力、批判性思考能力、解決問題能力、

自我管理能力及創造力等），目標是學生能不斷提升個人素質、發展各

方面的潛能；透過終身學習，達到最高的個人素質，不單可以立足於社

會，亦能為社會、國家以至世界作出貢獻。教育改革且本著有教無類、

永不放棄的精神，令每一位學生都能有公平的機會接受和參與最良好的

教育。 
 
學生輔導與教育改革的基本價值在多方面都相當吻合。學生輔導以

學生的健康成長與發展為中心（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是以人為

本而非以「輔導工作」為本。在這方面，基本的哲學理念認為人類生而

平等（吳武典，1980），而每一學生都應有足以發展其最大潛能的教育

機會（馮觀富，1997）。另一方面，Lee（2001）認為文化差異如性別、

階級、種族是真實的，不能不予理會，而 Schneider & Stevenson（1999）
認為在支援貧窮和「有色」（colored）學生選擇達成最高市場價值的教

育時，學校輔導員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 
 
輔導重視個體，以了解為中心。McLaughlin（1999）認為輔導是一

種關係，通常運用的輔導技巧包括聆聽、同理心、對質和引發行動。認

識「自我」和「自我意識」為輔導的核心；想法、感受和行為在輔導過

程同樣重要。學校輔導強調對個人的珍視，每一學生都是獨特卻同樣有

價值的（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這又和教育目標所著重的「每一

129 



陸方鈺儀 

個人」及「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不謀而合。每一學生都有個別的強項

和弱項、長處與短處。學生的成長是透過認識自己的「自我」和獨特性

開始，從每一學生的長處、性向和興趣入手，讓學生經歷成功，他們便

能提升自己的自信與能力感，從成長角度（growth-oriented）使每一名

學生都有「具個性」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無條件的接納和關愛─

同理心、體諒和支援─都極為重要。目標是使學生透過自我體驗和反

思，認識自己的思想、感受和行為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亦能明白

他人的知、情、意、行，建立「知己知彼，互相溝通」的良好人際關係。 
 

 

課程改革打破了課程設計和學生評估的既定框框（蔡寶瓊，2002），
強調課程的統整，並將學科納入八個學習領域之下，包括：中國語文教

育，英國語文教育，數學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藝術教育，體育（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14）。其中新

增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領域所包括的「個人與群性發展」，裏

面談及的主要範疇如自尊、自我管理、健康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及與

性有關的議題（課程發展議會，2002），更直接與學生輔導、德育和公

民教育有密切關係。 
 
課程改革提出了以下五種學習經歷：智能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

與工作相關的經歷、社會服務，以及體藝發展（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頁 40）。其中「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相關的經歷」和「社會

服務」三種學習經歷，實與輔導成長課的「個人」、「群性」和「職業」

三大範疇有相當的重疊。學習經歷所羅列的目標如培養「為社會及國家

和世界作出貢獻」的公民素質和幫助學生「立足社會」等，亦與輔導成

長課互相重疊。2002 年發表的公民及德育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2），
建議因應各學校強調的公民教育、傳媒教育、法律教育、消費者教育、

健康教育、藥物教育、愛滋病教育、生活教育、性教育、環境教育、品

德或倫理教育作為中心，發揮校本的德育與公民教育，但當中一些談及

的課題亦與「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有很多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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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容許學校變動固定的時間表，以校本的原則，切合學生的

需要，使學校可以更有彈性地安排，俾各種課程和學習經歷得以配合。

課程內容和教學安排打破框架和跨越界限，一方面創造了機會和空間，

使學校更自如地為學生設計課程和活動，以切合各學校學生的需要，另

一方面卻製造了不少混亂和重疊。同時，課程改革缺乏方向和清晰的理

念架構為指引，只強調「全方位學習」和「全社會動員」，令老師、輔

導主任／老師、學校行政人員（如校長、訓導主任、課外活動主任、課

程統籌主任）、家長、社團人員甚至學生都疲於奔命，而未必能使學生

的學習與個人素質得到提升。 
 

 

在 2002 年同時推行的公民及德育教育課程（課程發展議會，2002）
和香港教育署學生輔導組的全方位輔導服務中的個人成長課（教育署學

生輔導組，2004），再可見到課程內容的重疊。兩個課程在同年推出，

十分相似，都著重全人發展，特別是「個人」及「群性」發展，並提倡

以生活事件來推行。公民教育除多了「社會教育」一範疇外，兩課程都

同時擁有「個人成長與健康生活」、「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社

交生活」四個範疇。它們最主要的差異是：公民教育指引強調建立學生

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度（五種最重要的價值為堅毅、尊重他

人、責任感、國民身分認同和承擔精神），而成長課則以發展學生的個

人潛能和健全自尊為中心，其間著重能力和技巧的培訓（如解決問題、

自我管理、溝通和人際關係、應變與處理衝突技巧、學習技巧和生活計

劃等）（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兩個課程如何整合，官方則未有

提供任何建議。 
 

 

 

Borders & Drury（1992）認為成長課的目的有三，包括提升學生的

學業成績，建立價值觀，和提升自尊。這與 Campbell & Dahir（1997）
認為成長課主要是幫助和提升學生的學習以及 Johnson（2000）認為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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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全面的輔導課程能幫助學生學習與發展不謀而合。美國一般的 
成長課範疇包括「個人及群性的發展」、「學業發展」與「事業發展」 
（Gysbers & Henderson, 1994; Myers, 1992），在台灣則稱為「生活輔

導」、「學業輔導」和「生涯輔導」。成長課作為全方位學生輔導的 
重要部分之一已經成為世界趨勢，美國在 2000 年有超過 34 個州推行。

根據 Gysbers & Henderson（1994），成長課的主要理念是成長中的 
「人與環境」的關係（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著重能力和生活

技能的訓練。今日有良好的生活技能，便比較能夠學業有成及有良好 
的人際關係，更為日後各人生階段（包括事業、婚姻及為人父母）奠下

基礎。 
 
成長課在美國的成效相當顯著，於多篇學術論文中都有指出（Lapan, 

Gysbers, & Petroski, 2001; Lapan, Gysbers, & Sun, 1997; Nelson & 
Gardner, 1998）。這些成效包括：提升學生的學術成績、有助群性及情

緒發展、增加對職業的意識（將來發展），以及強化學校的積極氣氛。

成長課在本港推行時，如能配合傳統的中國德育特色，將能切合本港中

西文化交匯環境的特殊需要。 
 

 

與課程改革同步，香港教育署學生輔導組於 2002 年推出了全方位

學生輔導服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個人成長教育。成長課程如課程改

革一樣，以校本形式推行，必須顧及學生的成長需要，以發展和預防為

中心。香港對成長課的重視，符合世界各地學校輔導發展的大趨勢 
（如 Gysbers & Henderson, 1994），學習著重過程，沒有既定的教學內

容。過程強調學生的積極學習、自我體驗、自我探索和反思，內容與 
學生的生活事件連結起來（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主要分為「個

人」、「群性」、「學業」與「職業」四大範疇。「個人」範疇包括自

我概念、解決問題、自我管理；「群性」發展包括尊重及接納他人、溝

通及人際關係、應變及處理衝突；「學業」範疇包括學習技巧及態度、

成就感、愉快的學校生活；「職業」範疇則包括生活計劃、處事態度及

職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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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課自實際推行以來，有學校設獨立成長課，有學校將成長課與

德育課程合併，亦有學校將成長課滲透於常識科。至於教授成長課方

面，有些學校由輔導主任／教師任教，有些由班主任教授（有時由輔導

主任／教師協作），有些則由常識科老師教授。無論以哪一模式推行，

對成長課有清晰的理念架構，以及同工能有效地分工和協作，都對成長

課的推行十分重要。限於篇幅並希望文章更有焦點，本文著重討論前者。 
 

 

 

課程改革、成長課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推行，令各科的界限變得模

糊或重疊和混亂。本文就這些情況，提供一個成長課的理念架構，以期

幫助校長、老師和輔導同工在推行課程改革時，能掌握學生輔導成長課

的核心。學校可以根據校本的特色及學生的需要，靈活整合學校的課程

與活動，結合學習與生活，聯繫生活事件和工作經驗，正如課程指引所

提出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以下筆者將運用佛洛依德的人生兩項重要事項─「工作」與「愛」

為骨幹，設計一個適合學生成長的輔導成長課的理念架構（見圖一）。

佛洛依德對「工作」與「愛」的重視，實與成長課的四個範疇不謀而合。

簡而言之，「學業」、「職業」可用「工作」來概括，「群性」則用「愛」

來包涵，其間最重要的就是以「個人」或「自我」為中心。架構亦參考

了 Gysbers & Henderson（1994）所提供的生涯發展理論，該理論將輔

導課分成三個範疇：自我認識和人際技巧，角色、處境和事件，以及生

涯規劃。此外，亦著重階段性的能力與技能發展，以及預防問題的產生；

又建基於「人在環境」的基本理念。由於香港社會要顧及中西文化的矛

盾與融和，「人在環境」的理念特別重要。 
 

 

架構以認識「自我」的三角形為中心，也可以說是「自我形象」或

認識自己的外表特質（身體自我形象）、性向、喜好和能力（學術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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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三角形的三個角為想法、感受和行為，代表一個心理學上的立

場︰整全地看一個人，並看生理、智力、情緒、群性各方面如何互為影

響。筆者在三角形的中央加入價值觀，因價值觀是個人的想法，是感受

與行為的根源。這裏更需要加入個人已有的價值觀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所

期望培養的基本價值觀和態度，如堅毅、尊重、責任感、身分認同及承

擔精神（課程發展議會，2002，3A）；這樣更切合中國人所強調知、

情、意、行四方面的認識與配合。 
 
三角形左面的鑽石代表「工作」，右面的鑽石代表「愛」或「關係」；

兩個鑽石型的下半部代表「現在」的發展，上半部則代表「將來」的發

展。在「工作」方面（左面的鑽石），透過多種的學習經歷，包括智能

發展、生活經驗、與工作相關的經歷、社群服務及體藝發展，學生更能

明白自己的性向、興趣和能力所在。除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

有均衡的發展外，學生更能就自己的特長努力發展，獲得成就感，建立

自信，以致在學習（今日的學業）方面亦有具個性的發展。學習過程中

不單學會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和創意的技巧，更能熱愛學習，體驗

努力與堅毅的辛勞與可貴；亦透過反思提升品格、胸襟、情操和視野等

個人素養。今日不少學校，在推行教育改革時都是用了Gardn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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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智能概念，以幫助學生發展潛能。上面所說的，正如Gardner, 
Csikszentmihalyi, & Damon（2001）在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一書中提出，在發展個人的多元智能時，必須顧及卓越成就

背後的道德操守。費考通說得好：「名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見張興成，2003）假如每個人的「個別自我」（individualistic 
self）1形象都能健全地建立起來，將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 

 
「關係」（右面的鑽石）則代表「群體自我」（embedded or relational 

self）2的建立。「群體自我」比較接近中國人的倫常關係3，今天，學

生能否與父母、兄弟姊妹、老師、同學、朋友、長輩及其他人建立良好

關係是十分重要的；這些關係建基於尊重、責任感、身分認同和承擔，

亦需要溝通、解難和同感等技巧。在這範疇，我們期望學生能夠學習 
「知己知彼，互相溝通，和而不同，共同邁進」。困難的是，老師、家

長、兄弟姊妹、長輩與學生各方面的需要和期望都未盡相同，尤其在社

會急劇轉變下，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價值互相交織，各種倫常關

係（如親子、夫婦、朋友、師生、上司下屬等「恰當」的關係）更變得

模糊和難以掌握。石丹理、傅淑賢、趙振雄（1999）在《兩代相衝與相

融》中所說的兩代不同的看法和盲點，如兩代對權威、個人私隱、交友

自由和家長表現等方面的不同詮釋，以及家庭價值觀的不協調，便是最

好的例子。Giddens（2001）亦描述，「家庭不只是傳統與現代爭持的

地方，且亦是它們的隱喻」。各方面如果能做到認識自我和他人的需要

和期望，並能解讀他人背後想法的原因，學會運用雙方接受的溝通表達

方法，雖然彼此不同，大家都能一同向前（Luk, in press-a）。假如今日

的各種人際關係都能和諧，將來的夫婦、親子、同事、朋友、與其他人

的美滿關係也可拭目以待。 
 

 

如上所說，成長課的最中心是「自我」，當然是要幫助學生達成自

我認識，包括「個別自我」及「群體自我」。「個別自我」在學習（今

日的工作）方面，期望提升自尊，並達到一個「努力與能力」的中西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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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價值（Cheng, 1990）。「群體自我」或「群體的自我形象」在認識他

人和建立與他人的關係方面，期望能明白自己和他人的知、情、意、行，

並掌握基本溝通、同理心、體諒、合作、解難和衝突處理等技巧。這裏

的基本價值包括尊重、責任、體諒和承擔。換言之，是將輔導成長課所

強調的技巧跟德育及公民教育所著重的價值納為一體。 
 
心理輔導與德育兩者的對立統一，國內文章多有論述（胥興春、程

啟軍，2003；彭岳鵬，2004）。如前所述，在香港兩個課程的共通點是

以生活事件為中心，兩個課程都建議就四個環境（即個人成長及健康生

活、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社交生活；詳見課程發展議會，2002，3A，

頁 24–29）中所發生的生活事件作為中心與學生討論和探討，而本港有

很多學校已將成長課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整合，成為訓輔合一的課程，名

為「生活教育」或「個人及社會教育」。筆者在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期刊中提供了一個成長課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詳盡整合

課程建議（詳見 Luk, in press-b）。不少學校更將訓輔靈三課程結合，

有時名為「生命教育」。這些組合課程期望學生能掌握的技能，與 Glasser
所談及將來社會所需求的人才特質─有應變能力、一般能力和良好態

度等（見劉小菁，2002），不謀而合。 
 

 

除作為獨立課程外，成長課還有其他更大的果效。在台灣，滲透式

教授成長課已為人所推崇（熊曣，1980），成長課的目的與精神可以滲

透於各學科或八個學習領域內（見圖二），亦需要滲透於各種學習經歷，

如週會、課外活動、工作相關經驗、社會經驗、體藝發展等（見圖三）。

例如，在教授語文時，學習有關情緒的詞彙，幫助學生認識自己及他人

難以描述的情緒。在進行各類體藝活動時，讓學生加深認識自己的興趣

與能力，發揮自己的潛能，增強自信心與自尊，同時亦學會欣賞他人的

才華。在參與各地的交流時，更能體會各地的異同，反思自己的公民身

分及對社會的承擔。只要學習和活動能幫助學生認識自我，增強自我反

省和體驗，從而學會生活技能，建立自己的自尊，認清自己的價值觀，

清楚自己的行為，並為行為負責，就是屬於輔導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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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是教育的一部分。訓輔系統與課程及行政系統互相重疊又互相

配合，三者都以學生全人的、具性格的發展和終身學習為目標（見圖

四）。三個系統更需要與家庭系統和本港的社會系統互相配合，才能發

揮功能。成長課的成效，有賴與課程的整合，更須與其他系統互相聯繫。

系統理念正是本港所推行的全方位學生輔導系統背後的基本精神。 
 
舉一個可喜的例子︰一些學校為了切合新來港學童的實際需要，用

開放校園的行政設施來支援學生。學校的設施（如球場、班房、電腦室、

圖書館等）不單能解決學童家中狹窄環境和資源嚴重不足的困境，學校

更可以成為家長的聚腳點，增進家校合作，避免學童在街上流蕩的情

況。校長作為學校的領導者，需要有效地將行政、輔導和課程組織配合。

當中，教師培訓、家長教育和社區支援對學生的健全成長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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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主任／老師在這幾方面亦需起帶領作用。假如教師缺乏教授成

長課的態度和技巧，或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互相違背，學生的發展必受

影響。另外，適當地運用社區支援，嚴肅的如對經歷離婚家庭的支援與

教育，輕鬆的如歷奇活動等，都能幫助學校的輔導工作。輔導與教育是

兩種不同的專業，但兩者同時參與增進兒童與青少年人的學習、成長和

健全發展，而輔導與發展都是要達成「增進所有學生在學校的成功」。

面對教育改革排山倒海的新措施，包括在課程、活動的重新組合和不同

的學校工作人員的重新調配三方面不斷的跨越界限（border crossing）
（Giroux, 1993），教育工作者必須能掌握理念，隨時施教，彈性處理

和寧少莫濫。當社會要求以量化來量度成果，教育工作者更須認清目

標，分清先後次序。教育輔導畢竟是樹人的工作，教育工作者需要時間

和空間，用心建立，學生同時需要時間和空間發展。社會要明白這點，

教育才能讓幼苗得以茁莊成長，為將來培育人才。 
 

  
1. 「個別自我」意指個體之間是分隔的，且獨立於社會文化環境之外。 

2. 「群體自我」意指人與人之間是有親密關係的，人是包含在其社會文

化歷史環境之內的。 

3. 這裏沿於孔子的五倫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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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 Reform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s curriculum reform, in 

which the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is a vital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role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school guidance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education reform in Hong 

Kong. The discussion the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overlaps between 

curriculum reform and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and recommen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above syste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ome essential points that educators and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take note of when crossing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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